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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华（34岁）
通辽市科尔沁区第一人民医院职员

月亮很大，月光很白。我熟练地纵身跃

上学校北操场的围墙，然后再熟练地翻身

跳下墙。

这套动作我太熟悉了。这个学期几乎

每天晚上，我都要这样翻墙去学校北门小

巷里的网吧，像个武艺高强的侠客一般。

在游戏里，我的确是个行走江湖的侠

客。我攒下一套套威风凛凛的装备，打下一

座座旌旗猎猎的城寨，在游戏里我飞檐走

壁、威风八面，好不快活！

不过这回，我翻身下墙时似乎踩到了

什么东西，那东西还会动，好像是个人！我

吓一跳。定睛一看，竟然是父亲！

父亲是接到我的电话后连夜赶来给我

送钱的。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家里为了方便

跟我联系，专门安了一部座机。我用学校的

IC 卡电话打给父亲，说老师又让买教辅资

料了，让他赶紧送钱来学校，“老师说了，现

在是高三，耽误不得”。父亲于是连忙赶了

最后一趟班车来学校给我送钱。

其实，我管父亲要钱，不是要买什么教

辅资料，而是要充游戏卡。今天晚上再不充

的话，我之前攒的那些装备、攻下的那些城

寨就都白打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火急

火燎地给父亲打电话让他连夜送钱呀！

我叮嘱父亲去县城找个宾馆住一晚，

明天一早再回家。父亲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但他并没有去，而是打算倚靠着学校围墙

根儿凑合一晚。

靠坐在一块石头上的父亲看见我，自

然也十分吃惊，问我这么晚了出来做什么。

看着歪在墙角的父亲，我已不打算隐

瞒，便将骗他送钱来充游戏卡的事一五一

十地交代了。

说完，我等待着父亲的一顿暴打，但是

过了很久，他的手也没有落在我的身上。

父亲一言不发，甚至没有起身，他就直

直地愣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可能还无法接

受我刚刚所说的一切，无法接受他曾经优

秀的儿子已经变成了这副模样。

我不敢抬头，只敢用余光偷偷地瞟父

亲。这时我才发觉，才四十出头的父亲竟然

有了白发，或许是我的错觉，但他的两鬓分

明在月光下闪着淡淡的银光！

又过了许久，父亲终于开口说话：“儿，

你还记得我送你来上学那天吗？”

我当然记得。那一年我初中毕业，考上

全县最好的高中，父亲挑着行李兴高采烈

地送我去学校报到。办完入学手续，又帮我

整理好宿舍床铺后，父亲提议带我去县城

的街道上逛一逛，让我这个山村里的孩子

见识见识城里的风光。走到一条繁华的街

道上时，父亲忽然大方地问我想吃什么。我

环顾一圈，指了指街对面的北京烤鸭店。我

其实并不知道北京烤鸭是什么，也不知道

它究竟好不好吃。之所以想吃，仅仅是因为

北京那两个字。是的，我想高中毕业后去北

京，去上那所全中国最好的学校。

父亲当即走到那家北京烤鸭店前，掏

出钱摆在桌上，拉拉杂杂，都是些零钱，问

老板够不够买一只烤鸭。老板摇摇头。父亲

又问：“半只够不够？”老板再次摇摇头：“不

够。再说，也没有半只卖的呀！”父亲说：“行

行好，就卖半只给我吧！”老板可能是不耐

烦，也可能是被父亲执着的神情打动了，竟

然真的将一整只烤鸭切了一半卖给我们。

我掰开烤鸭递给父亲，父亲摆摆手，示意我

一个人吃，我就站在店门口一个人吃完了

那半只北京烤鸭。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正宗

的北京烤鸭，或者干脆就是冒牌货，但那的

确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

吃完烤鸭，父亲与我告别。他要去公共

汽车站赶回家的班车，示意我自己回学校，

不必送他。父亲说：“儿，以后的路就要靠你

自己一个人走了。”

没想到两年过去，我把路走成了这样。

父亲问我：“你知道那天我是怎么回去

的吗？”

我摇了摇头。

原来，父亲跟我告别后，并没有去坐班

车，而是生生走了回去。他将兜里所有的钱

都掏给了烤鸭店老板，已经没有回家的路

费了。他走到家时，袜子上已经渗出了鲜红

的血。

从县城到我们家有三十多里路，而且

多数都是蜿蜒崎岖的山路。

我放声大哭，哭声在月夜里传得很远

很 远 。父 亲 赶 紧 过 来 拍 我 的 肩 膀 ，安 慰 我

说：“莫哭，莫哭，不碍事，不碍事的，努力

吧，儿，要努力呀。”

“回去吧！”父亲说。

我点了点头，擦干眼泪，刚准备踩那块

石头爬上墙，父亲将石头移开，自己蹲了下

去，轻声说：“踩我肩膀上去。”我知道拗不

过父亲，犹豫了一下，还是轻轻地踩上了父

亲的肩头。

我就这样踩着父亲的肩膀，重新翻回

了学校。我隔着围墙对父亲说：“爸，去县城

找个宾馆！”父亲没有回答我。我又说：“爸，

你不答应我就不走！”父亲终于沉沉地应了

一声。父亲后来说，那是他这辈子头一回住

宾馆。

走在洁白的月光下，我知道，我那些装

备和城寨都白费了。

高 三 ，这 高 中 的 最 后 一 年 ，我 变 了 个

人。

那一年高考，我如愿考上了北京那所

著名的大学，成了我们村乃至我们乡有史

以来头一个考上那所大学的人。

所有人都很震惊，说这真是个奇迹。

月光下的父亲（小说）

俱新超（24岁）
商洛学院学生

初二那年我紧赶着三叔的拖拉机去城

里寻找父亲，本就不平整的路还横戳些刚

砍伐的树枝条，致使晕车的我头脑沉重，

昏昏欲睡。我硬是想着母亲给我说的话，

怀里揣着她给我的地址便条——我有一个

重大的使命，就是进城看父亲。

三叔送我到城中村的广贸大厦，叮嘱

我一番便又返回家收麦子去了。自我出生

以后，5 岁时来城里全家照了张相，我就

再也没来过这个繁华的大都市。站在天桥

底下，上面的人穿着带跟的鞋，直把铁皮

震得噔噔作响。一幢幢楼房矗立在左右，

我突然感觉除了绿荫丛中的小猫小鼠，我

是这个世界上最渺小的生物。没有停歇，

看着娘歪歪扭扭给我写的地址，啃着她装

给我的硬面锅盔，我想无论如何都得找到

父亲。

说着周围人几乎都不听懂的方言，比

划着手势，我不再羞涩，一路打探城里的

建筑工地，却忘了高耸如云的塔吊。蔚蓝

又盛大的天际，钢帽和红色工作服显得极

其 耀 眼 ， 那 些 无 论 胖 瘦 都 显 得 极 小 的 工

人 ， 正 在 塔 吊 上 刷 漆 、 握 钢 筋 、 开 电 葫

芦 ， 我 一 股 脑 往 塔 吊 垂 直 的 方 向 寻 找 大

门，可是几堵墙让我处处碰壁。无奈，找

了阴凉的地方坐了许久。中午时分，周围

的面馆便有好些黝黑的农民工，我站起来

张望好久，都分辨不出哪个是我父亲。两

年多未见父亲，难道我忘记了他的面容？

还是这些人群中确实没有我的父亲？

朝 着 娘 给 我 地 址 的 方 位 继 续 走 ， 顶

着 布 挎 包 ， 我 猜 想 父 亲 一 定 就 在 不 远 处

的 那 个 工 地 里 。 快 到 下 午 时 ， 我 才 抵

达 ， 没 有 缝 隙 的 建 筑 一 栋 对 着 一 栋 ， 每

一 步 都 落 在 布 满 灰 尘 的 材 料 场 地 ， 人 贴

合 着 楼 板 而 过 ， 发 烫 的 水 泥 板 面 让 吃 着

果 壳 的 蚂 蚁 都 无 休 止 地 跳 着 ， 四 下 没 有

风 ， 暑 气 熏 蒸 。 他 们 蹲 在 房 檐 下 面 往 嘴

里 塞 饭 ， 我 仔 细 打 量 着 ， 不 敢 叹 一 口

气，说一句话。

就在这一刻，我忽然看见一个男人的

背影。他穿着工作服，歪歪扭扭地打着菜

汤。他左脚的大拇指缠着白布，暴起的青

筋和久久缠身的静脉曲张让他的腿失了重

量，丢了力量。蹭破的手臂卷起一层又一

层的皮，无数个黑眼的衣服遮挡不住他瘦

弱 的 身 躯 。 一 时 间 我 不 知 迈 左 脚 还 是 右

脚，便侧着身子叫了声：“爸，爸。”

他很意外，急忙让我喝他的汤，还仔

细地挑出了刚飞进汤里的苍蝇。他手足无

措地说着：“走，爸带你去夜市去。”去夜

市的路不远，他牵着我的手，一瘸一拐地

走 着 ， 这 是 我 和 他 唯 一 一 次 走 这 么 远 的

路。我说：“爸，我和妈等你回家呢。”他

没有回答，只是将吃的一次一次递给我。

我又说了句“爸，我想你回家”，便再也

抑制不住眼泪了。他送我去车站，看我坐

上最后一趟班车。我吃力地打开窗户，西

边的天空披上了几层薄薄的昏黄轻纱。父

亲仿佛正纵身慢慢地没入轻纱当中，他该

是有多大的力量，才让那极不协调的身子

与阴暗无望的岁月握手言和，重归于好。

想到这里，我不禁又抹起了泪。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哭。如果不是

我背地里说他的坏话，他就不会走；如果

不是我说不是他的儿子，他就不会走；如

果不是我碍着脸面，戳他脊梁骨，他就不

会走⋯⋯爸，我和妈等你回家。

到今天，我都不能原谅我的过错。因

为他是我继父，是我的父亲。

余晖下苍茫的背影

汪昭余（12岁）
西南大学附属小学六（3）班

世界上，有无数棵爸爸树，在小院中，

在超市里，在广场上，在道路上⋯⋯我的世

界里，就有一棵爸爸树。

每一棵爸爸树，都色彩斑斓。我的爸爸

树 ，可 好 看 了 ，黄 色 ，紫 色 ， 浅 绿 色 ， 蓝

色，红色，深绿色，橙色，金色，银色，

粉色⋯⋯凡是我能想到的颜色，他都有。

在 这 样 丰 富 的 颜 色 里 ， 我 的 生 活 五 彩 缤

纷，充满了无限乐趣，几乎没有一天可以

用“平淡”来描述。

让每一个孩子激动兴奋的是，爸爸树

不同于自然界的一般树种——站着不动，

他会神奇地走动，带着你去任何想去的地

方 。就 在 前 几 天 ，我 和 我 的 爸 爸 树 出 去 散

步，他的树枝在我的目光里轻轻摇晃。我突

发奇想，想要他弯下腰来，让我坐到树冠上

去，在更高的位置，看更多的风景。没想到，

我的爸爸树竟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坐到爸爸树葱茏的树冠上，我觉得眼

前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宽广起来。看着身体

下一片片彩色的树叶，我忍不住轻轻地抚

摸它们。哇！可真舒服啊，就像在摸天上柔

软的云彩一般。偶尔，树叶们还调皮地挠挠

我的小脚丫，痒痒的 。我“咯咯 ”地笑了起

来，清脆的笑声飞得老远老远。

过了一会儿，我低头一看，发现爸爸树

的树干在往下滴水，并且越滴越快。爸爸树

的树干也变得有点儿热了。爸爸树怎么了

啊？想了想，我找到了原因，爸爸树可能是

累了吧。想到这儿，我赶紧从爸爸树的树冠

上下来，帮他擦去了树干上的汗水。

你可能会问我，爸爸树会开花吗？答案

是肯定的，当然会了。爸爸树开的那些花不

像牡丹芍药的花一般大，一般艳丽，只是一

朵一朵的小花。你可别小看这些小花，它们

看起来是那么淡雅可爱，还散发着淡淡的

香味。有的小花里，散发出来的是饭菜的香

味，让人闻起来都忍不住要流口水；有的小

花里散发出了一种好闻的汗水味道，带着

温暖的气息；有的小花里藏着一把木梳，我

的爸爸树就有一把木梳，是他给我梳头发

时用的；还有的小花里飘着十分浑厚的歌

声，我的爸爸树高兴的时候，总是喜欢唱激

昂的歌。

你知道爸爸树上最美的是什么吗？告

诉你吧，是孩子！有的是有一两岁的小婴

儿 ， 乐 呵 呵 地 笑 着 ， 白 白 胖 胖 ， 特 别 可

爱；有的五六岁，满脸天真活泼，看起来

十分童真；有的八九岁，带着满足和幸福

的神情⋯⋯太多太多，说也说不完呢。

这个世界上，爸爸树有千千万万棵，不

管是那一棵，都承载着满满的爱。我想，每

一个有爸爸树的孩子，应该都会感到满足

吧；每一个有爸爸树陪伴成长的孩子，应该

都会觉得很快乐吧；每一个有爸爸树守护

的孩子，生活都应该很美好吧。

有爸爸树真好！每一次站在爸爸树旁

边，我都情不自禁这样想。如果哪一天你问

我，哪一种树能一直守护你，陪伴你，鼓励

你，温 暖 你 ？我 一 定 会 毫 不 犹 豫 地 给 出 答

案，是爸爸树。我相信，在你的世界里，应该

也有这样一棵爸爸树。

爸爸树

刘 铴（22岁）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生

大二下学期的一个普通周五，刚走出

教室，父亲突然打电话问我中午有没有空，

随即笑着说，他专程赶来上海，中午想和

我一起吃饭。家乡到上海几千里路，又是

工作日，此前一点消息也没有，我以为父

亲是在开玩笑。但接下来他的话令我大吃

一惊，他看到许多学生从教学楼走出来，

知道已经下课，这才打电话给我。

在潮水般的下课人流中，我一眼认出

了正左顾右盼的父亲。与平常不同，他看

着消瘦不少，手指上还缠着创可贴，一问

才知是不慎滑倒碰伤所致，顿时，鼻子酸

溜溜的。

对于父亲此番前来的原因，我已猜得

八九不离十。近两年的学习中，我成绩中

下，自知保研无望，而且那学期的课程很

多，难度也大，加上自己研究的课题进入

瓶颈期，诸多不顺遇在一起，只觉自己很

失败，一度陷入抑郁。之前和父母视频聊

过 几 次 ， 他 们 看 出 我 的 精 神 状 态 一 直 不

好，心中很是担忧，思前想后父亲决定专程

来一趟学校。

傍 晚 吃 过 饭 ，我 提 议 到 处 走 走 。暮 色

下，我和父亲并肩走在上海的街头，无所不

谈。那晚，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望着身

边这位比我矮一头的男人，心中莫名地产

生 一 种 错 觉 ：似 乎 我 们 不 是 父 子 ，而 是 兄

弟。我把这错觉告诉父亲，他笑了，笑声拉

近了心灵之间的距离，也让我忽然觉得自

己长大了，是和父亲一样的成年人。晚上逛

了一大圈，回到宿舍已是子时。躺在床上，

想到父亲的身影，心中很踏实。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趁太阳尚未高

悬带父亲参观校园，走累了便找一处木椅

坐下。望着眼前略显空旷的大草坪，忽然

想有个依靠。于是，像小时候那样，我斜

靠着父亲的肩背，心中禁锢苦闷的那道闸

门也随即打开。父亲耐心地听着，不时对

我进行开导。父亲淡淡地告诉我：以后的

路还长，眼光不妨放得更远些，读研有读

研的好，退一步讲，就业也是个不错的选

择，总能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机遇

很 多 ， 车 到 山 前 必 有 路 。 父 亲 的 话 语 虽

轻 ， 却 是 对 我 莫 大 的 安 慰 。 不 经 意 间 抬

头，但见头顶的云层渐渐飘散，露出一小

块湛蓝的天空。

下午送父亲去上海火车站，一个半小

时的地铁，我们东扯西聊，但对于学业和未

来 的 规 划 ，他 只 字 不 提 。到 了 站 外 的 广 场

上，我知道，父亲就要回去了，心中忽然涌

出很多话，最后大都咽了回去。眼看快发

车了，父亲拍拍我的肩膀说：“不论你以

后怎么选择，家里都坚定地支持你。”我

点点头，一股暖流流过心田。说罢，他被

人流带向检票口，进去前还不忘转身朝我

挥挥手，示意我回去。

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往昔的一幕幕

在脑海里浮现。我从呱呱坠地的婴儿长大

成人，父亲却日渐苍老，鬓角已被岁月染

白，身躯也在生活的消磨下日渐瘦小。想

到现在，自己仍经常让他操心，心中满是

愧疚。坐上回学校的地铁，闭了眼，父亲

离开时的背影一遍遍在脑海里回放，那些

叮嘱和安慰再度在耳畔响起，也带给我更

多的思考。

两年后，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研究生。

父母把我送到了家乡的高铁站，透过二楼

候车室的玻璃看去，他们走得很慢，不时回

头看看，我目送他们穿过车站外的广场，最

后消失在视野里。回想之前的每一次送别，

我愈发感觉到父亲背影的苍老。无数思绪

涌上心头，化作聊天框的一行行文字，简洁

的背后，是父与子之间的默契。

父亲的背影

步胜林（26岁）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资源与环境专业硕士生

我听说，多年父子成兄弟，可是我觉得

那是岁月沉淀的关系产物，是父子俩共同

经历过之后才熬出来的融洽。而且，在绝大

部分情况下，这种关系的掌控权，是由父亲

所掌控的，特别是在儿子小的时候。

作为我爸的儿子，小的时候，我跟我爸

是从没有一点兄弟情谊所掺杂的。怎么讲

呢，可以说我俩不是一个等级的吧，我爸是

上级，我则常常是被教训的下级。我爸对我

的管教是很严格的。众多原因中，我觉得最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当过兵。在他退役之后，

他就把他在部队所遵守的纪律，强加到了

一个孩子身上。

小 孩 子 嘛 ，调 皮 捣 蛋 很 正 常 啊！10 岁

之前的我是一个小孩子，只是得承认，我是

个调大皮捣大蛋的小孩子。有三次我被我

爸狠狠教训的经历，至今印象深刻。一次是

因为我点火玩，我拿着火柴点着了我家墙

根旁的柴火垛，幸亏被邻居发现后及时扑

灭了，不然可能把我家房子给烧了。另一次

是因为好奇，我趁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抽烟，

那是我第一次抽烟，结果刚抽到一半爸妈

突然回来了，那种大眼对小眼的诧异至今

还记得。还有一次在夏天，我不穿鞋光着脚

到街上跑着玩，我想，可能是因为夏天的柏

油路被太阳晒得很热乎，光脚踩上去的感

觉很不一样吧。我爸让我穿鞋我就是不穿，

气得他直接把我的鞋都扔到房顶上去了。

后来上初中，我去了寄宿制学校，两周

才回家一次。而我爸也经常去外地打工，我

们见面的时间就变得很少了，相应地他管

我 也 少 了 。所 以 ，那 段 时 间 我 过 得 比 较 潇

洒。只是也会时不时想他，想他回家的时候

给我带好吃的，带好玩的。有一次，他竟然

给我带回了一条小狗，那条小狗后来一胎

生了七八条小小狗。那时候，我家院子里经

常是大狗带着小狗跑来跑去，我看着它们，

感觉特别开心。或许，那是我爸换了一种方

式给我的陪伴吧。

“多年父子成兄弟”的感觉是在大一下

半学期，在我决定要去当兵的时候。我还记

得那天下午，我在校园里看到悬挂的号召

参军入伍的横幅之后，我的内心一下子就

被打动了——毕竟是从小看着我爸的军装

照片长大的。到晚上，我给家里打去电话，

结果我妈不同意，我爸却很坚定地支持了

我，说去当兵可以，但是要记住当兵就要当

好兵。因此，在我 20 岁的时候，我如愿穿上

了军装，去到了我梦想中的迷彩军营。很巧

合的是，我爸去当兵的时候，也刚好 20 岁。

我想，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简直就是说的我

们父子。

前一阵，我好朋友的父亲生病了，我跟

我爸说的时候，他告诉我，如果朋友有需要，

一定要尽量帮忙，他说他支持我。这让我想

起了我六年级的时候，我因为生病要做一个

小手术，第一次上手术台，我害怕极了。我爸

仿佛看出了我内心的恐惧，摸了摸我的头对

我说，不用怕，有我陪着你，没事的。就这样，

在他的鼓励下，我的恐惧真的消失了。其实，

这么多年来，我爸没有教过我太多做人做事

的大道理，那些道理都是我妈教我的。但是

关键时候我爸总是会站在我身边，支持我，

给我力量，让我有勇气有决心去做我想做的

事情。他从来都不对我提要求，也从来都不

说对我有多大的期望，他只是完全相信我，

可以做好，能够让他骄傲。

我现在相信了“多年父子成兄弟”这句

话，因为随着长大，我慢慢开始体会到一个

父亲肩上的责任。在我看他照顾我年迈的

奶奶时候，在前几年送走我爷爷他哭得像

个孩子的时候，还有在为了我们的家他每

天凌晨四点多就起床干活儿的时候⋯⋯我

都想跟他说，你的儿子长大了，你有了一个

像好兄弟一样的帮手了，从此之后，这个家

的明天，我来跟你一起扛。

多年父子成兄弟

漫画漫画：：程程 璨璨

编 者 的 话

与母亲相比，父亲大多更沉默、更严厉，对你的爱更多是用行动
来表达。在你的成长中，有关父亲的故事或许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沉
淀，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刻在你的记忆中。

欢迎把你的文学作品发给“五月”（v_zhou@sina.com）,与“五月”
一起成长。扫码可阅读《中国青年作家报》电子版、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创作频道、中国青年作家网，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

姜士冬（23岁）
长春师范大学学生

熊爸爸有了自己的熊宝宝，看着怀里

熟睡的小宝宝，熊爸爸的脸上乐开了花。

熊宝宝需要听甜甜的童话故事才能睡

着，熊爸爸就把童话谷里所有的童话书都

买来，每天不重样地读给小宝宝听。熊宝宝

喜欢吃蜂蜜，熊爸爸就去林子里采蜂蜜，尽

管常常会被蜜蜂大军蜇得满脸包，熊爸爸

也不觉得疼。熊宝宝还特别喜欢哭，哇哇大

哭的时候，熊爸爸急坏了，嘴都起了大泡，

还瘦了整整一大圈。

就这样，在熊爸爸的细心呵护下，熊宝

宝一天一天地长大了。熊爸爸总怕自己的

宝宝会摔倒，常常担心地说：“慢点慢点，别

跑。”熊宝宝有时候很淘气，会和其他小动

物打架，打输了就哭鼻子回家告诉爸爸。可

是熊爸爸说不能去教训小朋友，熊宝宝就

伤心地跑了出去。“慢点慢点，别跑。”看着

熊宝宝伤心的背影，熊爸爸还是这句话。

第二天，熊宝宝突然对爸爸说：“我想学

画画，以后我要当一名画家。”熊爸爸便去买

来最好的画笔、染料和画纸。可是，熊宝宝看

到这些画笔和画纸后，一点儿都不开心，嘟

嘟嘴说：“爸爸，我突然不想学画画了，我想当

一名摄影家，去拍下最美的画面！”

“好，那我去给你买照相机。”熊爸爸心

想，为了熊宝宝一切都值得。可熊宝宝又变

卦了：“我不想当摄影家了，我觉得照相根

本不好玩，我要当一名甜品师！我要做出最

好吃的甜品。”

熊爸爸没压住怒火，第一次对熊宝宝

吼：“梦想怎么可以随便改变呢？你这样真

的有点过分了！”

熊宝宝吓坏了，大哭起来：“爸爸不爱

我了，都对我发脾气了！”熊宝宝跑回到自

己的房间，紧紧关上了门。

“慢点慢点，别跑。”熊爸爸的话还没有

说完，熊宝宝就关上了房门。

熊爸爸坐在沙发上，让自己沉静下来，

然后将画笔、画纸和照相机收好，又去敲了

敲门，熊宝宝还是不开门。

一直到太阳落山，星星们在夜空中眨

眼睛，熊宝宝才打开门，低着头对爸爸说：

“爸爸，我想听故事了。”

这天晚上，熊爸爸给宝宝讲了一个关

于梦想的故事。讲完故事后，熊宝宝说：“我

知道了，我们应该慎重去选择一个梦想，然

后坚持不懈地去努力实现它，而不应该三

心二意，总是半途而废。爸爸，我错了。”

“宝宝，爸爸也错了，爸爸不应该向你

发脾气。”熊爸爸内疚地说。

星星们消失不见的时候，太阳就从东

边升了起来。太阳从西落下来的时候，月亮

就出现在了空中。日子反反复复，有快乐也

有忧愁，慢慢地，熊宝宝长大了，熊爸爸变

老了。熊宝宝遇到了喜欢的人，他们在一起

后生下了一只胖胖的小宝宝。熊宝宝成了

熊爸爸，熊爸爸成了熊爷爷。

新上任的熊爸爸问熊爷爷：“如何做一

个好爸爸呀？”熊爷爷佝偻着腰，缓缓道 ：

“慢点慢点，别跑⋯⋯”

如何做一个好爸爸（童话）


